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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畫 與 禪 書 法 之 邂 逅 ＆ 書 法 實 驗 
一、前言：
    閱讀了一些禪學相關書籍，諸如：＜中國禪宗史＞、＜禪與老莊＞、＜禪師禪詩＞、＜禪話禪畫＞…等，給予我許多不同的啟發，進而擴及禪學相關藝術的探索，並思及書法創作之主軸思想…等。禪宗是東方文化的奇葩，綜合了中國的儒家、道家，和印度的佛家之精華。儒家以誠心達成聖人，道家以煉心達成真人，佛家即以明心見性成佛。禪傳自靈山法脈，禪家天真活潑，既熬得著寂寞又承得起熱鬧，創下了承先啟後的「語錄」，留下了不少雅俗共賞的「公案」。禪宗是中國式的佛教宗派，亦代表了中國除了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登峰造極的文化成就。蒙山禪師的一首禪詩：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涅槃生死等空花。
其中「光明寂照遍河沙」實為一幅寓意深遠禪畫之寫照 ；此外，北宋東坡居士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也蘊含深厚的禪意。詩中的頭四句如下：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人生那復計東西。 
句中敘述蘇軾（東坡）有一次途經河南澠池，孤身舊地重臨，不禁想起數年前和其弟蘇轍（子由）曾在附近的僧寺中借宿。當蘇軾在風雪中重訪僧寺，驚覺僧寺已人事全非了！其弟遠隔異地，而寺中的主持已死，當年題詩的墻壁亦已傾頹。蘇軾觸景傷情，便寫出了這首詩。這四句詩的大意根據字面上的解釋是說，人生在世上漂泊不定，其境況就有如飛鴻偶然飛倦，踏足在積雪的泥地上；當飛鴻遠去之後，除了在雪泥上留下幾個爪印之外，便杳無蹤影可尋了！主要訴說人生的「無常」。但是若以「禪詩」的角度來闡釋之，根據清人查慎行【蘇詩補注】中認為『雪泥鴻爪』的比喻乃暗用【景德傳燈錄】中天衣義懷禪師的一段話：「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1主要表達其禪悟境界三階段：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依照惟信禪師的三階段說則為：原悟（原我）→執迷（自我）→明心見性（超我）。兩者的闡釋可說相異其趣，而以禪詩角度的分析意寓更深遠，激盪出更豐富之人生哲理。

    除了禪詩寓意深遠，禪畫也蘊含無比的趣味。「禪是重明心見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自心能明，自性能見，那不是我們肉眼所能看到。明心，是要有慧眼才能有所明見。我們可以想見，肉眼所見的東西是人人所知所見的，可說是比較現實的；慧眼所見是較超越的；法眼則從假見真，從真見到假；佛眼則見真假一如…..」2因此藝術家要能看到人家所看不到的，誠如弘一大師題護生畫集：「細草出牆腰，欣欣有生意」藝術家確要有超人智慧，對宇宙萬物要能探微索隱。

    禪學運用在禪詩、禪畫上可說不勝枚舉，卻很少有關於禪書法之論述，只看過禪畫旁邊以書法題上詩句或用書法抄寫經文而已，這令我可是百思不解的。以書畫之間同質性相當高的情況看來，禪畫在藝術史上有一定的評價與地位，那麼禪書法的運用、呈現、理解、發展、鑑賞、評價地位…等，又當如何呢？故而禪畫與禪書法之間，兩者可激盪出什麼樣的燦爛火花？彼此可以相互借鑑的特質有哪些？這是個人在本篇報告極欲探索之答案，進而擬以此主題嘗試書寫書法禪的實作經驗。因個人對禪學的領悟仍相當淺薄，不敢預期自己的推論與實作部分是否妥當適切，但求能有拋磚引玉之效，將來有更多關於禪書法之探討與創作，於此不足之處，尚期方家指正是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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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蕭麗華  東坡詩論中的禪喻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2曉雲法師  禪話禪畫第一輯    原泉出版社
二、禪畫與禪書法之特質：

（一）什麼是禪畫？
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先生說：「禪是中國人的創造。」禪學，不僅在中

國宗教史上開出燦爛的般若花，同時也在藝術領域中如文學詩詞、戲劇或繪畫上，留下輝煌的歷史痕跡。其中將禪意納入繪畫中，不僅影響了傳統繪畫技巧及創作思想，也開拓了高遠淡泊、以意境相尚的畫風。
鈴木大拙：「人類的藝術衝動，要比道德衝動更為原始或更為自然。藝術衝動更為直接訴諸人性。道德是消極的限制，藝術是積極的創造；前者是自外而來，後者是自內而發，乃人類內心無可抑制的表現。禪與藝術有其必然的關聯。」鈴木大拙先生又說：「無論我們怎樣『開化』，無論我們怎樣在人為的環境中接受教養，然而，我們似乎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原始單純性的期望，這種原始單純性近於自然的生活狀態。我們希望暫時回到大自然的懷抱去直接體驗大自然有規律的活動。禪的心理習慣，即是突破一切人為的形式而抓住人為形式背後的東西。禪者不喜歡生活表面層次的錯綜複雜。生活本身相當單純的，但是，當我們用分析的理智去觀察它時，便表現出無比的紛亂。儘管我們有各種科學研究，但是並沒有探出生命的奧秘。可是，如果我們一但自己進入生活中，似乎就能了解它及其一切表面的複雜和糾葛。東方人氣質中最特殊的東西，很可能就是這種由內而不由外把握生命的能力。禪所把握的就是這點。」

唐代繪畫以寫實為主，對吳道子、李思訓的評價最高，王維在當時以詩為高畫次之。但後來以水墨為論畫之標準，到了五代、宋、元以後對王維的評價才抬高。水墨畫肇始於第八世紀初，到了晚唐才有李昇的著色畫加染於水墨。王維以水墨畫見長，北宋文人畫興起，因文人畫特別標榜水墨畫，並滲揉詩情，以寫意為重，當時中國水墨畫在意境上深受佛理的影響。宋元以來禪畫的風格，在筆墨上，寥寥幾筆，墨氣筆力，樸質灑脫，不求繁雜，神氣全都躍然於紙上。
簡而言之，禪畫就是修禪者用筆墨表達禪理的繪畫。禪畫，除了借用一般繪畫的表達，更超越宗教畫的意義。因禪家能以無象而有象，襯托出『道象』。換言之，禪家善用繪畫技巧，推陳出新，又能提昇宗教畫的境界，掌握性命之本源，無拘無束，收放自如，寫出心中丘壑，藉以宏揚佛法。

禪畫之發展乃禪宗發展之繪影，盛行於中國唐宋時代，迨至明清時代即感式微。傳到日本之後，近世日本大大加以發揚，鈴木大拙先生致力禪學英譯介紹給西洋人，因而「禪畫」(Zen-ga)或(Zen Painting)一詞已成為世界美術的一環，禪畫藝術已擴展到歐美，成為世界美術史上的一個專有名詞。

（二）禪畫具備的特質是什麼？
禪畫，是中國禪宗的一大特色。是修禪者用筆墨表達禪道的繪畫，亦激發了唐宋以來中國繪畫的新紀元。因而明末莫是龍、董其昌把中國山水畫風亦分南北宗。北宗著色鉤斫，南宗水墨渲染。中國畫論，亦有「文人畫」與「非文人畫」(工匠氣)之分。總結是受禪宗南北分宗的影響。同時把水墨渲染法，披麻皺，遺貌取神的文人畫，視為神品皆比喻為禪宗南宗的慧能。把著色鉤斫，斧劈皺，貌像無神的工匠畫皆比喻為禪宗北宗的神秀。換言之，境界高的都歸慧能，境界低的都歸神秀。這無非是明末以降的偏見。但這種論調影響中國畫壇甚巨。

禪宗的語錄是片斷的日常對話，是繼續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典範「論語」的發揮，亦影響到宋代以後儒家語錄與思維。由此可知禪語錄是中國文化上承先啟後的文體。禪畫是從「字」表現轉借「畫」表現的方式，所以很得中國文人的心意。從中國美術史的觀點來看，「在禪宗教團裡，雖然也產生和北宋文人畫相同的粗放水墨畫，然而他們和以牧溪、玉澗為代表的南宋末年山水畫關係，仍留有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3

禪者一再不讓人執著，雖本無常法，但亦是法。禪畫雖從唐代僧人貫休寫

十六羅漢開其端，但文人畫以水墨寫意到了北宋才興起，所以宋元時代高僧大德以禪畫度眾屢見不鮮。故佛法禪理影響到文人畫的提升，而禪畫亦借用水墨禿筆寫禪畫。現存的中國禪畫，屬於主流的名作，按時代先後簡要列舉如下：

    唐末﹕禪月大師(九一三年)的十六羅漢

    五代﹕石恪(十世紀中葉)的二祖調心圖

    南宋﹕梁楷(十三世紀初)的六祖截竹圖、布袋、出山釋迦圖、雪景山水圖

    玉澗(十三世紀中葉)的瀟湘八景

    牧谿(十三世紀中葉)的柿栗圖、觀音猿鶴圖、瀟湘八景圖

元代﹕日觀(十三世紀後期)的萄葡圖

……………………………………………………………………………………………………………………………… 

3中國美術史   馮作民    藝術圖書公司

    因陀羅(十四世紀後期)的寒山拾得圖、布袋圖、五祖再來圖

    明末清初﹕石濤之「一筆畫」放筆直掃，以僧家純化之筆寫心中之思

想，移性於水山之間。

清代以降由於禪宗式微，禪人減少，相對的禪畫亦不多了。另外，屬

於周圍旁系的如下﹕宋之李唐(十二世紀前葉)、夏珪(十二世紀末)、馬遠

(十三世紀初)，元之顏輝、高然暉等的水墨畫，內含五彩，契合禪理。

禪畫概略的說，具有以下幾點特徵﹕

1. 從佛教中禪的思想，作實踐印證的手法。

2. 以簡略筆法，隨心應手寫出胸中的丘壑。

3. 機鋒轉語，不拘泥常規，寫出悟道者的境界。

4. 畫中有禪，禪中有畫，是詩書畫的大結合。

根據以上幾點特質，讓我們從幾幅歷代著名之禪畫作品加以印證之。

（1）「潑墨仙人」圖（如圖一）

梁楷是個參禪的畫家，也是名滿中日的大畫家，屬於粗行一派。善畫人物、山水、道釋、鬼神。師法賈師古，而青出於藍。南宋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擔任畫院待詔，這是最高級的宮廷畫師。皇帝曾特別賜給金帶，這種畫院最高的榮譽，梁楷卻不接受。他喜好飲酒，酒後的行為不拘禮法，自稱是「梁瘋子」。不拘法度，放浪形骸，與妙峰、智愚和尚交往甚密，雖非僧，卻擅禪畫。
傳世的作品，草草為之者，人謂之「減筆」，「潑墨仙人」圖本幅作品就是梁楷以大筆溽墨，自肩膀至衣服下襬，飛揚的筆勢墨韻，有如爆炸性的轟雷霹靂，整幅畫來，不出十數筆之間，就將一位踽踽獨行、一臉瞇笑的仙人，筆簡形具地充分表達出仙人像孩童一般天真的臉，好像一切都放下、沒有負擔的感覺，是畫中最富禪意的地方。畫完成於傾刻之間，卻是一生畫技千錘百鍊的成果，有如王羲之之「蘭亭集敘」般之逸品神妙之作。梁楷的藝術創作，借酒助興，酒酣意發，無拘無束，正是最真實的自我。
（2）六祖截竹圖（如圖二）

梁楷的《六祖截竹圖》是其中年以後的作品，筆墨極為粗率。筆筆見形，筆路起倒，峰迴路轉，點染遊戲；欲樹即樹，欲石即石，心之溢蕩，恍惚仿佛，出入無間。梁楷參禪入畫，似畫非畫了。『六祖截竹圖』表現的就是慧能在劈竹的過程中 “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禪宗約起於公元五二○年，到唐代已成氣候，分南北兩宗。唐高僧惠能為禪宗六祖，主頓悟說，為南宗之祖師。南禪之說，強調佛祖在人心，喝水擔柴，都能悟道。所有的宗教儀式毫無價值，人們不需要誦經，便可以一種超知識的狀態與“絕對精神”或“真理”溝通，這是一種自然深奧的抽象體驗。

他的人物畫很簡單，很概括，也很生動。這三者都能體現在他的用筆上。畫中險筆很多，起粗落細，急緩輕重，變化多端；金錯刀作墨竹，山石大筆掃出。畫中有一種意念貫穿著，此念意深淡遠，故能平復筆墨的運動變化，充分表現禪畫之四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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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潑墨仙人圖                 （圖二）六祖截竹圖

（3）二祖調心圖（如圖三）

五代石恪所畫的「二祖調心圖」 (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圖中一老者，右手斜伏在一睡虎上，老人慈祥入眠。衣紋粗曠幾筆，彈動自如。臉部細加勾勒，顯現出二祖慧可修行調心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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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二祖調心圖

（4）另外值得一提的苦瓜和尚石濤，通常被尊稱為『石大師』。他原名朱若極，後更名元濟，原濟，又名超濟，小字阿長，號大滌子，又號清湘老人﹝清湘陳人﹞，晚號瞎尊者，別號還有很多。石濤是明代皇族，剛滿十歲時即遭國破家亡之痛，削髮為僧，改名石濤。他因逃避兵禍，四處流浪，得以遍遊名山大川，飽覽「五老」、「三疊」之勝。從事作畫寫生，領悟到大自然一切生動之態。他以不出世的奇才，學禪、學畫。於禪得臨濟正傳；於畫則悟荊關心法。故爾善能以勾勒點染，剖示禪機。即其所謂『我以手說，爾以眼聽』。後來更著成『苦瓜和尚畫語錄』十八篇，以極其古樸簡潔的文章，有系統的闡述其所創的這種「表禪以畫」，「融畫於禪」的方便法門。論者咸謂：他的畫，無異於偈頌法語。他的書是畫論，也是禪冊。不解禪者，不足以品其畫；不懂畫者，更無從會其禪。石濤在《畫語錄》中也提到：「夫畫者，從於心者也。」認為繪畫來自畫家的心靈深處，是心靈的表現。
    歷代文人畫畫家多與寺廟結香火緣，他們的山水畫也因此融入了禪的空靈與清淡閒遠的意境，如荊浩、米元章、蘇東坡、倪雲林、黃公望等人，許多方外僧人也有著極高的文人繪畫的素養，他們投入了山水畫和佛教人物畫的創作，也豐富了「帶有禪味的山水畫和佛教人物畫」的傳統。這種佛教人物畫已和顧愷之和梁代的張僧繇等人所做的如來禪時期的佛教人物畫有所不同，已經融入了山水和禪的清淡平遠的意境於其中，是禪悟的機緣。

（三）什麼是禪書法？
日本盛行公案禪、打坐禪，無論在繪畫、書法、文學、俳句、能樂、建築、造園、茶道、花道等都受禪宗的影響。提及禪書法，最初的聽聞乃自日本禪書法之書寫懸掛，配合茶道、花道..等，彼此相得益彰。

至於中國方面，自古禪學藉由詩、畫的呈現為主，縱使以書法聞名的智永禪師、懷素、蘇東坡乃至近代之弘一大師，他們的書作分別為千字文、自敘帖、佛語等為代表，卻從未聽說有關於「禪書法」的定義、風格分析、發展或相關討論，這是非常令人意外並感遺憾的。

「禪書法」是什麼？以「禪畫就是修禪者用筆墨表達禪理的繪畫。」加以轉換之的定義，「禪書法」是否亦可定義為「禪書法就是修禪者用筆墨表達禪理的書法。」？若以此定義，智永禪師、懷素禪師、乃至近代之弘一大師...等修禪者，他們所寫的書法作品內容，若在於表達禪學之禪悟的機緣，則亦可稱為「禪書法」。中國「禪書法」的表現多見於佛經之抄寫，著重在形式表面的經文而已，乃至禪畫之款識，根據中國繪畫史之資料，也很少看到禪語的運用。因而，要將禪書法的定位與形質特色表現模式加以建立，可能參考日本「禪書法」及中國書畫相通之原理原則加以借鑑，也許能開闢出屬於自己本土中國禪之「禪書法」吧！

以日本為例，日本書道，從大和奈良的金文引進到萬葉假名的出現，經平安、鐮倉懷紙文化和書風轉變及室町、桃山、江戶、明治、昭和的書道大作，無一不是凝靜聚氣，感力強勁。日本書道流傳至今，絕非單純審美興趣的延續。日本書家除了在承傳中國文化的活動中，為超出審美的潛在功能植入基因，更在創作的同時又強化了靜氣的加持。如：七朝國師的夢窗疏石，精于風水概念構築庭園，又以庭園章法經營書道。鐮倉、室町時期，書道的大字墨跡已經高懸壁端，作為佛揭禪案，給僧人面壁修行，引氣悟道的神供。乃至當代日本書法，雖然已經步入現代意識的層次，但這種超審美外的潛能與傳統作品一樣，依然存在，無論是楷、行、草、隸、篆書寫的漢詩漢文之漢字項，以假名書寫的日本和歌俳句之假名項，以漢字與假名混合書寫的近代詩文項，還是以一、二個漢字，誇張結構強調空間布局的少字數表現，或者是突破文字局限，純以線、點抽象表現自我的前衛藝術。
日本學者把禪列有七性格﹕無法、無雜、無位、無底、無礙、無動。再列出禪藝術的性格有七點﹕不均齊、簡素、枯高、自然、幽玄﹑脫俗、靜寂。日本式的禪畫妙味，確實有其獨特之氣質。日本的「禪書法」，則具備以上之特質，以禪宗機鋒精簡之詞句為主，運用淡墨渲染一筆到底簡易帶過，自然脫俗；表現書法之動感形質，不講求安排卻能動中有靜；簡素之條幅格式，襯以高雅裱褙之形式，讓書法禪味一覽無遺。

    誠如明末四畫僧之漸江、石濤、八大山人、石谿等，對抗傳統山水畫法，深入禪悟，提出「無法為法」，特別強調「平淡」與「蕭散簡遠」，「平淡」是指「簡略性」，而「蕭散簡遠」將平淡與簡遠落實到構圖和形象的簡略，來呈現畫面的超脫自在的精神內涵禪宗畫把文人畫的簡、淡在禪悟中推到了極致；文人畫以簡、淡來表現文人的風流意境，如風之吹、如水之流；禪宗畫則以畫面的簡略來呈現自心的生命體悟。石濤的「一畫之法，乃自我立」是其中的一個最為成功的範例，這種禪宗畫的妙象表現了所謂的「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日本的「禪書法」確實掌握了筆簡形具平淡超脫之意境。

     中國歷代書法名家中，具備「禪書法」之內涵形質者似乎不多。以下列舉幾位禪師之書作依「禪書法」特質加以檢視之：

（1）以智永禪師為例，智永，隋唐之間的僧人，生卒年不詳，名法極，俗姓王氏，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孫。居山陰永欣寺，人稱「永禪師」。相傳居永欣寺閣上臨書三十年，寫了真草千文八百餘本，分送浙東諸寺。「筆塚」和「鐵門限」的故事均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唐初書法大家虞世南書法得其傳授。智永禪師的創世巨作一為真草千字文，真跡本，或疑為後人摹寫墨跡紙本，現存於日本。每行十字，共二百零二行。另一為關中本為石刻本，今在西安碑林。米芾<海岳名言>謂：「雖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蘇軾<東坡題跋>評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心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這「忽越規矩」、「繩墨之外」所說的，就是永禪師為求表現而干犯的一些筆病。筆法上，智永扁側的用筆也大大調和了視覺的感受，適度的發揮了煞車的效用，讓作品顯得動靜分明。實際上，有如青原惟信禪師所說：「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這種及至最後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統一的狀態，方是禪宗追求的最高境界。至於筆法形質的刻意雕塑已不是這麼重要。

    智永寫了八百多本千字文（如圖四），為求完美一寫再寫，讓我們時空倒流看到修行者清淨無為之簡樸生活，而禪師也為前來求字之信徒們大開方便之門。這也印證在智永的時代背景，對佛學的見地與禪宗思想仍有出入的，因為禪特別講求「掃象」「泯跡」以悟入即心即佛，所以不僅否定「形似」，禪風強調以「不似之似」傳寫超脫灑然的「畫外之意」，「不似之似」所似的是離一切相的實相，畫外之意的真意是無住生心，因而智永的書法意境與禪書法是不同的。

      （圖四）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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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懷素自敘帖而言，懷素（約活動於八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本姓錢，字藏真，僧名懷素。生於湖南零陵縣，後來移居長沙。幼年好佛，出家為僧，並熱衷草書藝術。約大曆七年（772）北赴長安及洛陽，尋求進一步發展。由於他個性灑脫，草書絕妙，受到顏真卿等書家、詩人及名流貴卿的激賞，紛紛贈以詩文。

自敘帖本卷用細筆勁毫寫大字，筆畫圓轉遒逸，如曲折盤繞的鋼索，收筆出鋒，銳利如鉤斫，所謂「鐵畫銀鉤」也。全卷強調連綿草勢，運筆上下翻轉，忽左忽右，起伏擺蕩，其中有疾有速，有輕有重，像是節奏分明的音樂旋律，極富動感。此外也有點畫分散者，則強調筆斷意連，生生不息的筆勢，筆鋒迴護鉤挑，一字、一行，以至數行之間，點畫互相呼應。通幅於規矩法度中，奇蹤變化，神采動蕩，實為草書藝術的極致表現。

〈自敘帖〉以狂草寫成，全幅充滿令人驚奇的變化，除用筆圓轉外，懷素更打破字距、間距的限制，行書時上、下字不僅筆意相連，造成字型豐富的變化，配合用筆的律動，呈現懷素不拘成法的創作精神。懷素創作時快速的用筆，點出懷素創作中帶有隨機因素，書法的動態有如自然景象一般。懷素從佛教中將禪的思想，以精練之筆法，作實踐印證的手法，隨心應手寫出胸中的丘壑，外掃藩籬，內絕私意，內外皆空而妙象朗然，簡繁拘放而隨緣大機大用，這也就是黃休復的所說的「逸格」，這正是最典型的禪畫，彰顯本文所說的「不即不離」的妙象。真可說是書中有禪，禪中有書，充分寫出悟道者的境界，充分表現「無住心」之「禪書法」。
  （3）弘一大師（一八八０年一九四二），俗名文濤，字叔同。光緒六年九月初四日，生於天津，少年即聰慧好學，六七歲時，於《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譬》，即可琅琅成誦。十七歲時，從天津名士趙幻梅學習詩文駢文，又隨唐敬之學習書法及篆刻。十九時，康有為、梁啟超掀起維新變法，大師認為「非變法無以圖存」。於是自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師」。一生精通詩詞、戲劇、音樂、書法、美術、篆刻，並重興佛教南山律宗，是我國近代傑出的藝術大師、愛國教育家、一代高僧。一九０五年秋，東渡日本留學，大師到日本後，根據自己所長和興趣，從事藝術方面的研究，撰寫《圖畫修得法》、《水彩畫法說略》，刊載於留學生所編的《醒獅》月刊。一九一一年，大師從日本留學回國，藝術方面成果輝煌、如日中天之時，大師卻毅然摒棄了世俗，懷著「肩荷南山（律宗）家業，作將盡綿力，誓捨此身而啟道之」的宏願。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為僧。
大師之書法隨時日而精進，一改早年形較方扁，稍後略變修長的作風。形成了一種淡無煙火氣的獨特風格。大師出家後，唯獨沒有放棄的是書法，他是把書法用來作為紹隆佛法與眾生廣結法緣媒介。並且把以字結緣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大師習書最後墨跡「悲欣交集」四字，在徹悟止境中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享年六十三歲。

弘一大師之作（如圖六），從其整體的線條形質而言，簡素、枯高、自然、幽玄﹑脫俗、靜寂，從其結體佈局來看，深具無法、無雜、無位、無心之禪的性格。因而從其「返璞歸真」的表現，可以了解大師潛沉禪修的功夫，已於其「禪書法」中表露無疑了！
三、星月交輝---禪畫與禪書法之邂逅：

    任何一種藝術的創作，都需要借鑑，從中得到啟發，經過自己的思維加以消化、熔鍊、創造出來。書法藝術的創作，通常運用的是臨帖、讀帖，但真正的創作要借鑑的並不是表面的形式，最難能可貴乃在借其形質內涵。因此，以上關於禪畫與禪書法的簡略析論中，兩者在書畫相通的藝術領域裡，如何相互借鑑，進而發揚光大之？以下試著逐一簡論之。

（一）筆墨的表現：                                                                                                                                                                                                                                                                                                                                                                                                                                                                                                                                                                                                                                                                                                                                                                                                                                                                                                                                                                                                                                                                                                                                 

禪家借墨色，表示靜默，拙樸木納。由靜默才能接近自然本體。禪者修養身心，就借用外形來影響內相。禪門只有黑墨一色，因美色令人多欲，目必欲極五色之娛，身心受干，心神不定，將是引發禍害之媒介。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禪者用筆寫出心中丘壑，「一筆不拘」直指「心源」，不拖泥帶水，直接了當，劍及履及。因筆毛是柔軟的，可宣染水墨，虛實其間，而襯托點出真如本性。

中國水墨書畫的意境上深受佛理的拂照，寥寥幾筆，墨氣筆力，樸質灑脫，飛白頓墨，靈活不滯。

（二）空間的布局：

    禪畫布局，留空白是一大特色。空白不畫，那種空廣的感覺可讓欣賞者的心靈有迴旋的餘地。往往畫面空間不畫的比畫的更可給人無限遐思。「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四句話，假象謂之「色」，緣生無性謂之「空」，假象都無實體故言「不異」。禪畫留空白，不只是一張畫面的布局經營位置，留下「空白」亦正好寫出道家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如同書法之陰陽虛實相應之筆劃線條及結構變化。

（三）寫意的表現：

    禪畫是要寫出禪理，所以禪畫的風格屬於寫意畫。在中國畫史上，寫意畫的蛻變，以王維當代表，所謂王維的詩情畫意，開風氣之先。王維的詩句被稱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又精研佛道，深受佛理與道家的薰陶，而能寫出寂靜自得的意境。修禪者對佛法的體會，寫出一首偈語的意景，或拿一句經文為主體，詩、書、畫三者大結合﹔詩是有聲的語言，書是有筆劃的符號，畫是無聲的圖象。三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寫意都是主觀的感受，得心應手，意到筆隨，不象之象有神，不到之到有意，不囿規矩，不拘古式，不摹仿他人，標新立異，自成一格。禪畫如此，禪書法亦可如此。寫意書畫在於是否胸有成竹、成竹在胸。重點不在於畫面技巧的好壞，而在於悟道心境的流露。因此看一幅禪書畫，必須要看出它背後所蘊含的禪理。
    從禪書法的角度而言，這個「寫意」相當於「個人抒發內心修為的意境」。東坡先生：「詩不求工，字不求奇，天真爛漫是吾師。」說明書法藝術本質實乃真性情之創作。

（四）有形象的禪機語鋒：

禪家啟發學人，機鋒險峻，風度親切，言語幽默，妙語如珠。其言語不落跡象，令人無從捉摸，不可依傍，謂之機鋒語。蘇軾金山妙高台詩﹕「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觸之即傷，不可依傍，以喻禪語。禪畫是有形象的機鋒語，這亦是禪畫的一大特徵。有些禪畫中兩位道人相對談天說地，好無心機，逍遙自在的樣子。又猶恐觀者不釋，再加上詩讚、篆刻文字，加以說明與暗示，於此便運用書法與篆刻融入禪畫中。「禪書法」更可將禪詩中最粹鍊之禪機語鋒，直接用文字表達內心不同境界之體悟。
四、鑑往知來＆書法實驗：

    藝術上要求的美感傾向於多元化，蘇軾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表現個人自由自在風格，「宋人尚意」，含有遣性、遊戲的意味。日本鈴木大拙：「在一種不完美的形式，甚至醜惡的形式中，表現美。」4誠如明清書家傅山、張瑞圖、徐渭…..等書法家，用拙筆惡墨掃出胸中丘壑。

    再看看懷素自敘帖中的狂草筆觸細瘦卻用筆疾速，有如狂風掃落葉一般，「在紙上少有頓壓，反映出情感上沒有悲歡的高潮與低潮，只在這個距離冷觀世界。」「作字的迅速來表現書法的反書法特質的。」5另觀弘一大師剛好與懷素相反，他作字速度極緩和，尤其出家修禪後的書作，線條粗細趨於一致，絲毫沒有「躁氣」表現出純樸的韻味，恬靜的禪意。

    孫虔禮【書譜序】中云：「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志懷楷則。」不同的創作心態和不同的心境，將導致不同的書風，把握真實感情，發於禪思，形諸筆墨，讓真性情的抒發，左右線條的節奏與空間的變化。這說來容易，但真要合乎節度充分表現，實需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

   【紅樓夢】中林黛玉詠白海棠的詩：「偷來朵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這「三分白」猶如書法藝術看得見之形式，而「一縷魂」則是「意」「真性情」的表現。自古書家創作的筆法、結構、佈局，多有借鑑之處，鑑往知來。有些「借形」，例如文徵明【滕王閣序中】的行草書收筆，借用了「章草」的波磔，而「章草」的波磔借自隸書的蠶頭燕尾。因此，借一字或一個筆劃，轉化為自己整體風格統一的特色，不失為一種創作方式。

     此外還有一種「借意」的方式，進而脫胎換骨的比比皆是。例如：何紹基借顏魯公的風骨，變肥為瘦，而獨立書壇；康南海借魏碑的雄強，化僵硬為流暢自成「康體」；于右任借北碑節體的寬博舒展，賦點畫以新姿，獨樹一幟。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此「道」為內在的修微、頓悟機鋒，屬於書家借鑑中層次最高難度最難的，可稱為「借勢」。此「勢」指的是形和意的融合，屬人的主觀意識精神層級與天地萬物合一之氣象。例如：懷素的【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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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帖】之急風驟雨、變幻萬千之勢；黃山谷【松風閣】帖寓於危崖深壑之勢；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的楷書蘊涵天地浩然正氣而雄強博大之勢。他們的「勢」來自自身人格學養，並借得其他大家之「勢」，蛻變而為出神入化之境。

以禪學為創作主軸的禪書法，就屬於書家三借中最難的「借勢」，必須達到「書中有禪，禪中有書」之境界，這需要假以時日禪修證悟箇中妙理，方能

寫出胸中丘壑。《壇經．付囑品》云：「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又云：「真如自性是真佛，……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痴人。」6慧能禪師之「自性」說不就是追求自我真性情之表現嗎？倘若此說能相通，則禪書法的藝術呈現將更明朗、貼切了！

五、結語：

    在中國禪宗史上，在南北朝時代，梁武帝時，傳說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傳法。因此中國禪宗以菩提達摩(--西元五二八年)為初祖，慧可為二祖，僧璨為三祖，道信為四祖，弘忍為五祖，慧能為六祖。之後宗派林立，枝葉茂盛，中國禪成為主流，乃東方文化的奇葩。中國人對天人合一的思維，用水墨畫表現出宇宙萬物內在美最高妙的境界。用水墨畫最能發揮寫意的內涵。「筆墨」的發展成為東方美學的特色。從「有象」到「無象」，又從「無象」到「有象」，在於襯托出「道象」，作自覺覺他的標示。涅槃何處有，雲在青山，月在天。萬里長空，一朝風月。禪家對宇宙與人生，描述得那麼自在愉快洒脫自如，其思想磅礡的源頭更成為書畫藝術創作之活水。

經常聽到「作繭自縛」這句成語。當進行此份報告時，才體會到「作繭自縛」的煎熬與痛苦，自訂這個主題時，因為禪畫易解，禪書法的名稱除了日本有相關之行動以外，從古至今，本國似乎從來沒有人去探討，相關資料貧乏，因此寫到後來幾乎衝不出這個繭而困擾萬分，進而聯想到生活與藝術的創造不也猶如「天蠶變」的功夫嗎？「天蠶變」必須經過四個過程—產卵、成蟲（蠶）、結蛹、蛾，可謂生命個體的四個不同物相，也是一種輪迴。藝術的創造也是這樣，若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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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慢慢將禪畫具備之特質，在書畫相通之原則下，推論出禪書法之特質。慧能禪說「自性本自具足」、「自性能生萬法」，自性對於一切萬法，猶如虛空不捨不染；般若自心能含具萬法，亦因其對一切萬法不取不捨之故。於此，發現禪與藝術是如此的接近，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既然如此，禪書法的創作模式就更清晰可見了！這點小結論是撰寫本次期末報告，個人內心感到最大的啟發與收獲。最後，要感謝洪老師這一年來孜孜不倦用心的指導我們、引導我們，不管是書畫美學相關知識、創作理念、書畫鑑賞、學習規劃…等，都亦師亦友的傾囊相授，讓我們獲益良多。於此，僅以深深一鞠躬，感謝洪老師的辛勞，銘感在心，您辛苦了！這一年來我個人學習有不足之處，就請您海涵，尚祈您繼續不吝賜教，多加棒暍，讓我有檢討、研究的活水泉源，進而在學習生涯中能不斷自我挑戰，提昇自我進步的空間。再一次深深一鞠躬，承蒙您！（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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